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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慧遠問
遠問曰：
（壹）初問：諸佛菩薩是法身住壽或是變化身住壽？
經云：「知四神足
，多修習行，可得住壽一劫有餘。」
又須菩提請
世尊
住壽恒沙劫。既有此法，即宜行之有人。請問：諸佛菩薩竟有住壽者不？
若果有者，為是法身？為是變化身乎？
若是法身，法身則有無窮之算
，非凡壽所及，不須住壽。
若是變化身，化身則滅時而應時，長則不宜短
時，短
則不宜長，以此住壽將何為哉？
（貳）次問：壽有自然之限定，時不可留，云何為住？
又問：壽有自然之定限。寄
之者與化而往
，目
應無陳
，
時不可留，云何為住？
若三相
可得中停
，則有為之相暫與涅槃同像，不知胡音中竟
住壽不？

若以益算為住壽，則傳譯失旨。
又得滅盡三昧者，入斯定時經劫不變，大火不能焚，大海不能溺，此即是三昧力自在
壽住。今所疑者，不知命根為何所寄
？為寄之於心？為寄之於形？為心形兩寄也？
若寄之於心，則心相已滅，滅無所寄。
若寄之於形，即
形隨化往
，時不可留。
何以明
之？

《力士移山經》云：「非常之變非十力所制。」
制非十力，則神足可知也。
此問已備之於前章，若一理推釋，二亦俱解。

貳、羅什答
什答：
（壹）答初問：諸佛菩薩是法身住壽或是變化身住壽？
一、住壽一劫有餘者，無有此說
若言「住壽一劫有餘」者，無有此說，傳之者妄
。
如《長阿含‧大泥洹經》：「阿難白佛：『乘現證從世尊聞，若善修習四如意，是
人若欲壽一劫，若減
一劫，則成耶
？』
」
摩訶衍經曰
「若欲壽恒河沙劫者」，此是假言
，竟不說人名。
用此法者，如賓頭盧頗羅墮阿羅漢
，善修習如意故，壽命至今不盡，因現神足力取栴檀鉢故，佛以此治之。唯聞此一人行其法用
，餘者未聞。
二、諸阿羅漢觀身如病如癰，不樂久住世間，雖住先世因緣，身盡則止
又諸阿羅漢觀身如病、如癰
、如惡怨賊。如退法阿羅漢多
有自害
，況當故欲久壽也？以體無我心故，深拔貪著根本故，以涅槃寂滅安穩之利，以
不樂久住。雖住先世因緣，身盡則止。
三、法身、變化身，無久壽義
又法身、變化身，經無定辨其異相處，此義先已說。
（一）變化身：為事故現，事訖則滅，無久壽義
聲聞人中說：「變化之身
無心意識寒熱等慧，性是無記，正可眼見，為事故現，事訖
則滅。」如是之身無有根本，則無久壽之為義。
（二）法身：諸賢聖法、三藏等皆非身命，亦不得有久壽之義
法身二種：一者、三十七品等諸賢聖故
，二者、三藏經等。此皆非身非命，亦不得有久壽之為義。
（三）言久壽者，當是先世行業所得之身，為大因緣故欲久住世間
當是先世行業所得之身，為大因緣故，欲久住者，便得隨意。
四、略說菩薩法身有二種

摩訶衍中法身想
，先已具說其因緣。

今者
略說，菩薩法身有二種：

（一）十住菩薩得首楞嚴三昧，神力自在與佛相似，名為法身，不須修四如意足
一者、十住菩薩得首楞嚴三昧
，令菩薩結使微薄，是人神力自在，與佛相似，名為法身。於十方現化度人之身，名為變化身，隨見變化身者，推求根本者，以為法身，是故凡小者，名為變化身。如此之人，神力無礙，何須善修四如意足也。
（二）初入法身菩薩神通之力未成就故，若修四如意足，亦可有恒沙劫壽
二者、得無生忍已，捨結果身，得菩薩清淨業行之身，而此身自於分憶
能為自在，於其分外不能自在無礙；是菩薩若欲善修習如意，亦可有恒沙劫壽耳。
如人有力，不假大用；若無力者，乃有所假。
初入法身菩薩亦如是，神通之力未成就故，若修如意者，便得隨意所作。
（貳）答次問：壽有自然之限定，時不可留，云何為住？
一、〈如意章〉言：若人欲劫壽者，便得如意，不言住壽也
又〈修如意章〉中言「若人欲劫壽者，便得如意。」
不言住壽也。

如阿毘曇中說：「有阿羅漢以施得大福德願力，轉求增壽，便得如願。」
所以者何？是人於諸禪定得自在力，願智、無諍三昧、頂禪等
，皆悉通達，以先世因緣壽將盡，為利益眾生故，餘福因緣轉求長壽，便得如願。如檀越欲施比丘多種食之物，而是比丘有遊行因緣，不須此物，善喻檀越言：「汝以好心見
施，可令
此食為衣物而得如願。」
二、善修如意者，以得無漏法故，能令有漏善根清淨
又善修如意者亦如是，雖不先世福德求壽，以得無漏法故，專
修有漏甚深善根，修有漏甚深善根力故，便得增壽果報。無漏雖無果報，能令有漏清淨，小而獲大果。
三、滅盡三昧力因緣故，令餘行增壽，但若超過期限，出定即死
又滅盡三昧力因緣故，令餘行增壽；若入滅盡三昧時，過於生理，
身則毀壞無復身因
，起定
即無。若入餘定，則無此事。
如一比丘欲入滅盡三昧，作起心因緣，願力
打撻
椎
時
，當從定起。
有賊來破壞僧坊，十二年中無楗槌
音，此比丘猶在定中。後檀越還修立僧坊打楗槌，比丘便覺時即死也。
� 本章題【丘本】作「27、辯菩薩增壽一劫無餘」。（《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2）


� 《大智度論》卷19〈1 序品〉：「行者如是得四念處實智慧，四正懃中正精進，精進故智慧增多，定力小弱，得四種定攝心故，智、定力等，所願皆得故，名如意足。」（大正25，202c9-12）


�「經云：知四神足，多修習行，可得住壽一劫有餘」：《長阿含經》卷2〈2遊行經〉：「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阿難！佛四神足已多修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爾時，阿難默然不對，如是再三，又亦默然。是時阿難為魔所蔽，曚曚不悟，佛三現相而不知請。」（大正1，15b19-26）


四神足（catvāra ṛddhi-pādāḥ）又名四如意足。《長阿含經》卷5〈4闍尼沙經〉：「復次，諸天！如來善能分別說四神足，何等謂四？一者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二者精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三者意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四者思惟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是為如來善能分別說四神足。」（大正1，36a7-1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9 廣乘品〉：「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四如意分。何等四？欲定斷行成就修如意分，心定斷行成就修如意分，精進定斷行成就修如意分，思惟定斷行成就修如意分，以不可得故。」（大正8，254b23-27）


四神足如前述經文次第為，chanda-samādhi-prahāṇa-saṁskāra-samanvā-gatarddhi-pāda , vīrya- samādhi- ,citta-samādhi- , mīmāṁsā- samādhi-）。《長阿含》（Dirgha-āgama.）（《慧遠研究（遺文篇）》p.266，n.348）


� 「又須菩提請世尊住壽恆河沙劫」：出典未詳。（《慧遠研究（遺文篇）》p.266，n.349）


� （1）「為」疑是「尊」的誤寫，應改正。【丘本】補字作「世尊」。（《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3）


（2）案：《大正藏》原作「世為」，今依【丘本】（p.99）作「世尊」。


� 算＝壽【前田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4）


� 「短」＝「提」【永觀本堂】、【前田本】，或「短」疑是「促」之誤寫。（《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5）


� 「短」＝「提」【永觀本堂】、【前田本】，或「短」疑是「促」之誤寫。（《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5）


�（1）「壽」，【丘本】（p.99）作「寄」。


 （2）案：《大正藏》原作「壽」，今依【丘本】（p.99）作「寄」。


�（1）「住」，【丘本】（p.99）作「往」。


（2）案：《大正藏》原作「住」，今依【丘本】（p.99）作「往」。


�（1）「日」，【續藏本】作「目」、【丘本】改為「自」。（《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6）


（2）目：7.看待；看作。唐 白居易《不出門》詩：「不知天壤內，目我為何人？」 （《漢語大詞典（七）》，p.1122）


� 陳：13. 久；陳舊。（《漢語大詞典（十一）》，p.1007）


�（1）「日應無陳」：日譯：日々古いものがなくなって行きましょう。（每天陳舊的東西消逝而去）（《慧遠研究（遺文篇）》p.207）


（2）「自應無陳」：自然沒有陳舊的規矩。（陳揚炯釋譯，《大乘大義章》《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經選白話版119冊》，佛光出版社，p.250）


� 三相：生、住、滅。


� 中停：中途停止。（《漢語大詞典（一）》，p.606）


� 竟：6.終於；到底。（《漢語大詞典（八）》，p.385）


�「在」，【永觀本堂】、【前田本】皆誤作「住」。（《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7）


�（1）「壽」是「寄」的誤寫，「壽」＝「寄」【丘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8）


（2）「壽」，【丘本】（p.100）作「寄」。


（3）案：《大正藏》原作「壽」，今依【丘本】（p.100）作「寄」。


� 則＝即【丘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9）


�（1）「住」應改作「往」。（《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0）


（2）「住」，【丘本】（p.100）作「往」。


（3）案：《大正藏》原作「住」，今依【丘本】（p.100）作「往」。


�（1）「時」，【丘本】改作「明」，應依此。（《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1）


（2）案：《大正藏》原作「時」，今依【丘本】（p.100）作「明」。


�「《力士移山經》云：非常之變，非十力所制」：竺法護譯《佛說力士移山經》卷1：「諸力士白世尊曰：『大聖！已現乳哺、神足、智慧、意行及十種力，寧有殊異復超諸力乎？』世尊告曰：『一切諸力雖為強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無常之力計為最勝多所消伏。所以者何？如來身者金剛之數，無常勝我當歸壞敗，吾今夜半，當於力士所生之地而取滅度，於四衢路供養舍利興建塔寺。所以者何？其四方人齎諸華香，跱立幢幡，懸繒鈴蓋，然燈奉進，一切皆就真妙之法。』」(大正2，859a22-b1)（《慧遠研究（遺文篇）》p.266，n.350）


�（1）「生」是「妄」的誤寫，應改正。（《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2）


（2）「生」，【丘本】（p.100）作「妄」。


（3）案：《大正藏》原作「生」，今依【丘本】（p.100）作「妄」。


� 是＝足ヵ【原】。(大正45，142d，n.2)


� 「減」，【前田本】誤作「滅」。（《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3）


�（1）耶＝所ィ【原】。(大正45，142d，n.3)


（2）「所」是「耶」的誤寫。（《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4）


�「《長阿含．大泥洹經》：阿難白佛」：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卷2〈2遊行經〉：「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此經異譯東晉失譯之《般泥洹經》卷上亦云：「若比丘比丘尼知四神足，是為拔苦，多修習行，當※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不啻。如是阿難！佛四神足，已多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有餘。」 (大正1，180b15-19)


而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卷上云：「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大正1，165a10-12)又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上云：「阿難！四神足人，尚能住壽滿於一劫若減一劫，如來今者有大神力，豈當不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大正1，191b16-18)此處說「一劫若減一劫」，不說「一劫有餘」。《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慧遠研究（遺文篇）》p.266，n.351）


※當＝常【元】【明】。(大正1，180b，n.15)


� 云＝曰【續藏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5，n.15）


� 「摩訶衍經云：『若欲壽恒河沙劫者。』此是假言」：「摩訶衍經」指《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出處未詳。（《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52）


�「用此法者，如賓頭盧頗羅墮阿羅漢」：賓頭盧頗羅墮（ Piṇḍola-bhāradvāja），略稱賓頭盧，十六羅漢之一的佛弟子之名。《十誦律》卷37：「爾時長老賓頭盧頗羅墮，聞樹提居士作栴檀鉢絡囊盛懸高象牙杙上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非不與。……賓頭盧坐已問居言：『汝實作栴檀鉢盛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諸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取者與非不與。』答言：『實爾。』賓盧即入如是禪定，便於座上申手取鉢以示居士，……。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賓頭盧頗羅墮：『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賓頭盧：『云何名比丘為赤裸外道物木鉢故，於未受大戒人前現過人聖法？』呵責已，語頗羅墮：『盡形壽擯汝，不應此閻浮提住。』賓頭盧受佛教已，頭面禮佛足右遶還自房，所受僧臥具床榻盡以還僧，持衣鉢入如是定，於閻浮提沒，瞿耶尼現。」(大正23，268c28-269b2) 《佛說三摩竭經》卷1：「佛有一羅漢名賓頭盧，時坐山上忽忘至難國，賓頭盧坐來久，適欲以針縫縷衣，以鍼刺地，縷與衣相連。是時佛已應難國王宮中坐已，賓頭盧即以神足飛行至難國，山便隨賓頭盧後。爾時，國中有一女人懷軀，見山來正黑恐墮其上，便大惶怖即墮軀。佛以遙知之，即令摩訶目連以神足飛行迎問：『賓頭盧！汝後何等？』賓頭盧即還顧見山，以手攬山擲故處八千里。爾時，賓頭盧即到前為佛作禮却坐。佛告賓頭盧：『我教天下人欲令悉度世，今汝既失期，復殺一人。人命至重，是我道所不喜。從今已後，不得復隨我食及與眾會。若當留住，後須彌勒佛出，迺般泥洹去耳。』」（大正2，845a4-17）（《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53）


� 「行其法用」，【丘本】（p.100）作「用行其法」。


�（1）癰（ㄩㄥ）：1.腫瘍：一種皮膚和皮下組織化膿性的炎症，多發於頸、背，常伴有寒熱等全身症狀，嚴重者可並發敗血症。 同「癕」。（《漢語大詞典（八）》，p.370）


（2）【丘本】（p.100）作「癰」。


�（1）今＝多ィ【原】。(大正45，142d，n.4)


（2）「今」，【丘本】（p.100）作「多」。


（3）案：《大正藏》原作「今」，今依【丘本】（p.100）作「多」。


�「退法阿羅漢，多有自害」：阿羅漢九種中最下根的，逢惡緣即退失所證之果 。退法：parihāṇa-dharman。《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5〈6 分別賢聖品〉：「退法種性必是先有。思法等五亦有後得。謂有先來是思法性。有先退法性後練根成思。乃至不動隨應當說。言退法者。謂遇少緣便退所得，非思法等。」（大正29，129b12-1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2：「問：『退法阿羅漢必退耶？乃至堪達法阿羅漢必練根至不動耶？』有作是說：『阿羅漢中退法必退，思法必思持刀自害，護法必能守護解脫，安住法必能不退亦不昇進，堪達法必能練根至不動；以是事故，彼名退法，乃至名堪達法。』」（大正27，319c14-19) 


《大智度論》卷32〈1 序品〉：「是阿羅漢有九種：退法、不退法、死法、護法、住法、勝進法、不壞法、慧解脫、共解脫。」（大正25，301a12-14）（《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54）


�「以」，【丘本】（p.101）作「且」。


�（1）之＋（身）【丘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1）


（2）案：《大正藏》原作「變化之」，今依【丘本】（p.101）作「變化之身」。


�（1）「證」， 【丘本】（p.101）作「訖」。


（2）案：《大正藏》原作「證」，今依【丘本】（p.101）作「訖」。


� 故＝法ィ【原】。(大正45，143d，n.1)


� 「想」應作「相」。（《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2）


�（1）「摩訶衍中法身想，先已具說其因緣」：上卷第一章以下參照。（《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55）


（2）參見《大乘大義章》卷上〈1初問答真法身〉（大正45，122c-123a）。


� 「者」，【永觀堂本】、【前本田】皆作「者者」。（《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3）


� 《大智度論》卷47〈18 摩訶衍品〉：「首楞嚴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淺深，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復次，菩薩得此三昧，諸煩惱魔及魔人無能壞者，譬如轉輪聖王主兵寶將所住至處無不降伏。」（大正25，398c27-399a2）


� 自於分憶＝於自分意【丘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4）


�《大乘大義章》卷上〈4次問真法身壽量並答〉：「或有菩薩猶在肉身，思惟分別，理實如此，必不得已，我當別自立願，久住世間，廣與眾生為緣，不得成佛。譬如有人，知一切世間皆歸無常，不可常住，而有修習長壽業行、往非有相非無相處，乃至八萬劫者。又，阿彌陀等清淨佛國，壽命無量。」（大正45，127a7-12）


� 「又修如意章中言：若人欲劫壽者，便得如意。不言住壽也。」：出典未詳。（《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6）


�「如阿毘曇中說：有阿羅漢，以施得大福德願力，轉求增壽，便得如願」：阿毘達磨中說：阿羅漢觀察為利他行或為護持佛法有必要時，施衣鉢等，將其感富的異熟業轉為招感壽之異熟果，留自己壽命留多壽行。（bahvāyuḥ-saṃskārān sthāpayati）。詳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26：「彼審觀察：『為施僧眾，當獲大果？為施別人？』若見施僧當獲大果，便施與僧；若施別人當獲大果，便施別人。是故於僧或別人所，以衣以缽，或以隨一沙門命緣眾具布施，施已發願，即入邊際第四靜慮，從定起已，心念口言：『諸我能感富異熟業，願此轉招壽異熟果。』時彼『能招富異熟業』則轉『能招壽異熟果』。」（大正27，656b9-16）


《阿毘曇八犍度論》卷17：「云何住壽行？答曰：『如阿羅漢以衣鉢戶鑰履屣鍼筒及餘什具施僧，若人便發心言：我緣是報使增益壽，作是願已入頂四禪，彼所緣報則成壽報如是住壽。』云何捨壽？答曰：『如阿羅漢，以衣鉢戶鑰履屣鍼筒及餘什具施僧，若人便發心言：我所得壽報即成施報。作是願已入頂四禪，彼壽報即成施報如是捨壽。』」（大正26，853b11-18）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3〈2 分別根品〉：「諸阿羅漢留多壽行此即命根，如是命根誰之異熟。如本論說：云何苾芻留多壽行，謂阿羅漢成就神通得心自在，若於僧眾若於別人以諸命緣衣鉢等物隨分布施，施已發願。」（大正29，15b9-13）


梵文稱友《俱舍論疏》，荻原本104-105頁等參照。


為了留多壽行，七種殊勝資格是必要的，（一）阿羅漢。（二）成就神通。（三）得心自在。（四）接受施物之福田殊勝。（五）施物於壽命有緣之衣鉢等最勝。（六）依止之定殊勝。（七）依定力及願二者而感富異熟果，轉為招感壽異熟果。本論中羅什舉自力、願智、頂禪等得名，類似右邊的這七種類，但不完全一致。所謂的頂禪就是頂四禪，即第四邊際靜慮（caturthaṁ prāntakoṭikaṁ dhyānam）使右邊七種中的第六依止殊勝滿足。無諍（arannā）、願智（praṇidhi-jñāna）與阿毘達磨說的留多壽行沒有直接關係。自在力相當右邊的七種中的第二心自在。羅什未說住壽而說如意，《八犍度論》亦說住壽。（《慧遠研究（遺文篇）》p.267，n.357）


�《大智度論》卷17〈1 序品〉：「復次，諸禪中有頂禪，何以故名『頂』？有二種阿羅漢：壞法、不壞法。不壞法阿羅漢，於一切深禪定得自在，能起頂禪。得是頂禪，能轉壽為富，轉富為壽。復有願智、四辯、無諍三昧。『願智』者，願欲知三世事，隨所願則知。……『無諍三昧』者，令他心不起諍，五處攝：欲界及四禪。」(大正25，187b27-c6)


� 見：15.用於動詞前面，代稱自己。（《漢語大詞典（十）》，p.311）


�（1）「貧」，諸本作「貪」，【丘本】改作「令」。（《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5）


（2）「貪」，【丘本】（p.102）作「令」。


（3）案：《大正藏》原作「貪」，今依【丘本】（p.102）作「令」。


�「兼」，【前田本】空一格，【續藏本】作「專」。（《慧遠研究（遺文篇）》p.56，n.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53：「問：『住滅盡定得經幾時？』答：『欲界有情諸根大種，由段食住。若久在定則在定時身雖無損，後出定時身便散壞。故住此定但應少時，極久不得過七晝夜，段食盡故。云何知然？『曾聞於一僧伽藍中，有一苾芻得滅盡定，食時將至，著衣持鉢詣食堂中，是日打揵穉※少晚，彼苾芻以精勤故，便作是念：「我何為空過？此時不修於善遂不觀後際。」則立誓願入於滅定，「乃至打揵穉※當出」。時彼僧伽藍有難事起，諸苾芻等散往他處，經於三月難事方解，苾芻還集僧伽藍中，纔打揵穉※，彼苾芻從定而出，即便命終。』」（大正27，779c3-15）


※：穉＝椎，【宋】【元】【明】三本【宮】。(大正27，779d，n.3)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44〈2 使揵度〉：「問曰：『住彼定，為經幾時？』答曰：『欲界中以摶食持諸根四大，欲界雖入定時不令身有患，出定時則有患，是故欲界少時入定，不得久住過於七日。何以知之？曾聞有一僧伽藍，有一比丘得滅定，食時著衣，詣食堂中。其日彼打揵椎晚，彼比丘精勤而作是念：「我何故空過此時，不觀未來，何時當打揵椎，即立誓願，入於滅定，乃至打揵椎當起。」時彼僧伽藍有事難起，時諸比丘皆捨僧伽藍去。經於三月，難事乃解。時諸比丘還集會而打揵椎，時彼比丘起定即死。後有一乞食比丘獲得滅定，以日初分，著衣持鉢，欲詣村乞食，時天大雨，彼作是念：「若入村者，壞我衣色，若不往者，何故空過此時，不觀未來。即立願入定，乃至雨止當起。」或有說者，雨經半月；或有說者，雨經一月乃止。天雨既止，彼比丘起即死。以是事故，知欲界入滅定無患，出時有患。是故少時入定，不過七日。色界不以摶食持諸根四大，入此定者，或經半劫、一劫，或有過者。」（大正28，336b16-c6）


�（1）「用」，諸本作「因」。（《慧遠研究（遺文篇）》p.57，n.1）


（2）【丘本】（p.102）作「因」。


�（1）「定」，【續藏本】作「是」，應是誤植。（《慧遠研究（遺文篇）》p.57，n.2）


（2）「是」，【丘本】（p.102）作「定」。


（3）案：《大正藏》原作「是」，今依【丘本】（p.102）作「定」。


� 〔力〕ィ－【原】。（大正45，143d，n.2）


� 願打楗椎=願力打撻推【續藏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7，n.3）


� 「撻椎」：亦稱楗槌、犍稚，為寺院中敲打用之報時器具，於布薩、誦經、集會眾僧飯食等諸時皆可敲鳴犍稚，一如今世寺院中之打板。這是僧人用的一種法器。（《佛光大辭典（六）》，p.5522）


�（1） 得＝時【丘本】。（《慧遠研究（遺文篇）》p.57，n.4）


（2）「得」【丘本】（p.102）作「時」。


（3）案：《大正藏》原作「得」，今依【丘本】（p.102）作「時」。


�（1）「如一比丘欲入滅盡三昧，作起心因緣，願力打撻椎得，當從定起」：關於滅盡定與死之區別，參見《中阿含．法樂比丘尼經》卷58〈3 晡利多品〉：「復問曰：『賢聖！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法樂比丘尼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壞。比丘入滅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是謂差別。』」 (大正1，789, a7-11) 今此處所引文句出典未詳。楗椎應作楗稚（ghaṇṭā）， 令知時間的道具。（《慧遠研究（遺文篇）》p.268，n.358）


（2）《大智度論》卷99〈89 曇無竭品〉：「如一比丘，入滅受定三昧時，自期：『聞犍椎時當起。』既入已，時僧坊失火，諸比丘惶懅，不打犍椎而去。爾時，過十二歲已，檀越更和合，眾僧欲起僧坊，方打犍椎；聞犍椎聲起，即身散而死。後諸得道者，說其如此。」(大正25，750a12-18)


� 「槌」應改作「椎」。（《慧遠研究（遺文篇）》p.57，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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